
双方“私下调解”
法官宣布双方可以调解时，任先生

表示，钱适当可以少一点。
但杜先生说，他不在乎钱，他要争个

理，“如果任先生承认没有对麦克尽过义
务，我可以给他点钱”。

接下来，任先生也很“爽快”地承认，
他确实没有杜先生照顾麦克的多。

可提到赔偿数额时，杜先生还是有
顾虑，最后说“私下调解”。

小姜今年 19 岁，2008 年考
上郑州一所大专。 2010 年 9
月，看着同学都高高兴兴上学
了，她自己只能在家犯愁，因为
父母正闹离婚，没有人愿意给
她学费和生活费。

“我没有办法，只有安心上学
完成学业，而这个前提，必须让我
的父母拿出生活费和学费……”
小姜思来想去，一纸诉状将自
己的父母亲告上了法庭。

小姜还说，不管这场离婚
事件谁对谁错也不管离婚的原
因是什么，她其实是最大的受
害者，父母亲所作所为伤害到
了她的自尊，已经影响到了她
的生活。

开庭当天小姜和她的父母
都没有到庭，来的是小姜的代理
人，还有小姜父亲的代理人。小
姜的母亲则没有出庭应诉。

小姜父亲代理人说：他希
望小姜可以和自己亲自沟通，
小姜现在已经成年而且是在读
大专，应该自己想办法。

庭审结束后，考虑到此案
属于亲情纠纷不同寻常,主审法
官想调解此案，但也许是小姜
的母亲不在场的原因，任凭法
官如何劝说，小姜的父亲也不
答应支付女儿的学费、生活费，
最终，法官只好对此案进行了
判决。

法院审理后认为：父母对
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
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的
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
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抚
养费包括子女生活费、教育费、
医疗费等费用。

法律还规定，不能独立生
活的子女是指在校接受高中及
其以下学历教育，或者丧失或
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等非因主
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
成年子女。

本案的小姜现在虽然已年
满18周岁，为成年人，但她是初
中毕业后在读大专，且其父母
2010年 9月以前一直向小姜支
付抚养费、生活费，自 2010年 9
月后其父母不再向小姜支付抚
养费、生活费，所以小姜要求其
父母亲向其支付自 2010年 9月
至 2011 年 7 月，即原告就读大
专第三年的抚养费、生活费，理
由是成立的，法院予以支持。

考虑到小姜的实际需要，
法院昨天判决其父母每月向其
支付抚养费1000元。

线索提供 李杰 庆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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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鲁燕
实习生 王雨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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俩朋友上法庭“争个理”
A说，俩人花钱买的狗，可我连个“探视权”都没B说，我尽心尽力照顾狗狗，他有些“虐待”

他俩同为一所大学的老师，本来
关系不错，可是因为曾共同购买的一
只狗——麦克闹上法庭。

昨天，在法庭上，一方说，对方一
直独占麦克，不让“探视”，也不让他

“抚养”麦克；而另一方说，他在麦克身
上花费了太多的心血和精力，小到麦
克的“生活起居”，大到生病，都是他在
照顾……

为狗打官司值不值，两人都说“争
个理”。

任先生说，他和同事杜先生因为工作的关系，最近这几年走
得有些近，况且两人还有个共同的爱好，喜欢狗。

去年2月份的一天，在宠物市场，两人分别出资2500元买下
一条德国牧羊犬麦克。

刚开始，两人都有意想把麦克培养成警犬。
在抚养麦克时，任先生说，因为是同事，大家都没有过多的

计较，只是口头约定，大家分期抚养麦克，麦克属于他们共同
所有，不能擅自转让他人。双方还约定狗的生活费为每月
140 元，由两人均摊，“狗生病或死了，必须告知对方”。

可是，从去年 2月至 6月间，杜先生一直独自占有着麦克，
“我就前后看了它10来次。”任先生说。

去年7月至今，任先生一直提出由自己来养麦克，但都被杜
先生拒绝，最后连探视麦克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让任先生更不能容忍的是，今年年初，杜先生突然告知他，
麦克死了。

“狗好好的怎会突然就死了呢？”找不到答案的任先
生将同事杜先生告上法院，要求赔偿当初买狗等 3000
元损失。

买了“麦克”后，两人关系闹僵

争 议

为个狗打官司值吗？
庭审结束后，记者采访了双方当事

人。
任先生说，他其实觉得麦克的死没

那么简单，“我觉得麦克很可能根本没
死，这只德国牧羊犬很健壮，如果杜先生
真把麦克卖了，那自己要3000元还少了
呢，因为这条狗起码能卖一两万”。

杜先生不愿多谈什么，他只是一再
强调，任先生自始至终没有真正关心照
顾过麦克，没有权利要赔偿。

主审法官说，现在由于人们生活水
平提高，有很多关于宠物的纠纷，然而，
关于宠物的探视权、抚养权等，国家法律
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动物又是人的情
感寄托，人们付出了感情和心血，“所以
在审判时，只有根据实际情况，能调解则
尽量调解，让双方满意”。

线索提供 何展 李建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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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一：麦克现在还“健在”吗？
昨天，从庭审到结束，任先生一直都怀疑狗没有死。
他说，麦克身体很好，而且据住在他家附近的同事说，去年7月份左右，他们还见

杜先生牵过麦克。
对此，杜先生说，狗在去年夏天正热时暴亡。

“死之前，我还带它去牧专附近的宠物诊所看过病，医生说，狗得了‘细小’病，就
是传染性肠道疾病那种，当时，医生给麦克打了一针，然后我就带着它回去了。”

第二天中午，他看见麦克躺在那儿不动，但还有些气息，“我一看快不行了，也就
放弃了”。没多久，狗死了。后来，他找个地方私自掩埋了这条狗。

“我们不是说好了嘛，狗病了或死了，你得告诉我，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法庭
上，任先生质问杜先生。

杜先生说，自己没及时告诉麦克死亡的消息，是存有点私心，自己为狗付出那么
多，花掉那么多钱，“我要是跟他说了，我这些钱不是打水漂了吗？”

任先生还是怀疑狗的死，“假如狗是得细小病死了，这个病我知道，它是要个过
程，不可能会暴死”。他认为杜先生前后的说法有些自相矛盾。

焦点二：养麦克，谁尽到了义务？
说到这个话题时，杜先生有些激动。
杜先生说，从狗买回来，任先生说他家没那么大空间，“我说那就让狗住我家，但

因为我是租房子住，给房东做了半天思想工作，房东才答应我在楼顶上养狗”，楼顶
上养狗也不能一放了之，“我花了1000多块买了个大网，让狗在上面活动，后来，又怕
狗晒着雨淋着，我又给它焊了个大铁笼子”。

杜先生说，他为狗做的还远不止这些。每天一大早起来，他都要去菜市场给狗买
10块钱新鲜鸡架子，还有狗粮等，“每个月在狗身上花的钱都在四五百块钱”。

而任先生不好好照顾它，还有些“虐待”麦克，“每次来我家遛狗玩，他都是骑个
电动车，把狗拴在车子后面。我家在北环，他家在东区，每次都是让狗跟着他跑那么
远的路。”杜先生说，“别说狗了，就是人都受不了。”

杜先生说，可以说，狗的吃喝拉撒都是他一个人在做。
“我遛狗从来都没有带它超过1公里之外，我都是在他家附近的地方遛狗。”任先生

说，他是喜欢狗才买狗的，怎么会“虐待”？“在我之前探视麦克那些天，每次我都是带着
狗粮，还买着狗骨头去的。喂完了，我又给杜先生送回去了。”

任先生说，他尽了义务，给杜先生送去500块钱狗粮，“还有我们说好分期养，可
你不让我养，说狗在狗场养着，我知道你怕我拿狗赚钱，这能怪我？我想尽义务，你
不让啊。”

任先生还说，为了争狗的“抚养权”，他们还争执过。去年 6月 7日，杜先生带了
个女孩过来要狗的生活费，“我又提出养麦克，他还是不同意，我很生气”。最后，他
和杜先生还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协议载明了麦克的所有，管理和饲养责任的问题，
关于责任这块，“麦克在饲养方（杜先生）那儿，狗无辜病死，由饲养方承担责任”。

但这份协议书，杜先生不承认上面自己的签名，“我从来没签过这样的协议”。


